
08 2023年11月4日 星期六 编辑 曹雪
文苑茶坊

Email:jlrbdbf3@163.com 电话：（0431）88600605

东北风

“汗水入池续墨，青丝落纸化字。磨砺使毫锋吐烟，灵悟

教苦心升华。”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丁嘉耕常以

此自励。

作为当代书法大师沙孟海、欧阳中石先生的入室弟子，从

事书法研究30余年。丁嘉耕却这样对笔者说：“多年来，不少

人对我以著名书法家相称，但我觉得自己水平还不够‘格’。

‘格’归根到底是个什么标准？我自己也无法彻底说清，好像

每一个时期自己对自己都有一个‘格’。就像做人有人格那

样，人格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就没有止境。从艺的艺格，更是没

有止境的。书法这门艺术是一部人生和艺术的综合性‘巨

著’，它没有页码，没有尽头，是几代人、几十代人都钻研不透

的无底洞。你可以不断发现书法的美好、书法的神秘，这是语

言无法表述的东西。”

书法，是生命之壁的摩崖石刻

书法家笔下的一点一画都是生命轨迹的外在流露，都是

生命之壁的摩崖石刻。每个书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经得起岁

月风霜的考验，与千年纸寿共存亡。对此，丁嘉耕认为最负责

的办法就是，提高创作品质，提高作品品位，把住书法艺格！

喜欢书法的奶奶和爱好民族乐器的父亲在丁嘉耕四岁时

就让他习字操琴。但走笔经年，他一直认为，书法艺术本来就

是一种享受，一切应该顺其自然。

自从1992年参加全国第五届书展、全国第五届中青展

后，多年以来丁嘉耕很少参加展览。因为他总认为，书法艺术

不是时鲜的水果，它忌讳满街叫卖。它有点像石油，大凡漂在

表面的，看似五颜六色，但那是浅薄的油花，沉在地底那浓浓

的原油，看似色彩暗淡，但那是催化生命的动力。书法是一种

文化，靠的是深厚文化底蕴去吸引人们视线，打动人们心灵，

任何人为炒作都会事与愿违。陈年老窖，越存越香，就怕心急火燎，老是开缸走气，经常跑味，结果一缸好酒

成了酸腐的酒酿。书法也是如此，静不下心来刻苦临帖，只是忙于展览，忙于发表，忙于应酬，而品质数年一

贯，这样的结果就是弄巧成拙。任何艺术家，当然包括书法家，都要坐得住冷板凳，十年二十年几十年在所不

惜。如果为利益驱动，不在临帖上下功夫，不在理论上下功夫，到头来，只能成为所谓的“社会活动家”，而不

是书法家。他历来坚定地认为——钢铁是炼出来的，美酒是酿出来的，书法是写出来的。

书法，应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道风景

“我希望中国城市的街头，成为书法艺术的长廊，中国书法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道风景，成为外国人

观察中国的美好印象和核心记忆之一。”丁嘉耕如是说，也如是做。

2006年10月，丁嘉耕在日客流量200多万人次的北京地铁举办个人书法展，长达15个月。这是全国展

览时间最长、参观人次最多的书法展之一。其作品遍布北京海淀、朝阳、西城、东城等八大城区，先后有32幅

书法在北京西三环中央电视塔东侧及紫竹路昆玉河畔展示长达7年之久，风靡京城，被誉为“中国首都的文

化风景”。

在丁嘉耕的心底，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艺术与城市之间，处处都有着美好的联结。中国有中国的美

学、中国人的审美；中国有中国的哲学、中国人的人生。而中国书法艺术，正是这种中国精神与情感的集大成

者。书法，那行云流水般的笔意墨韵，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艺术形式之一，是最能向世界传递中国人对美

的理解、对和谐的理解的艺术品种之一。书法文化对美化城市心灵、提高城市品位大有裨益。丁嘉耕感慨地

说，试想，各个城市翰墨飘香，各种书法作品制成的牌匾、文字图标遍及大街小巷，是多么让人赏心悦目、叹为

观止的文化景象！由于网络等多种新形态文化的冲击，我们的城市出现了大量千篇一律的“电脑字”。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固定模式的、一成不变的“电脑字”让人感到乏味。而追求个性和变化，是这个时代最

鲜明的特征。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有着前所未有的饥渴感。中国城市、特别是中国古城

需要书法点缀，需要书法的美化和升华。当然，也要切记不能滑入“审丑”的误区。现代城市需要时尚的繁

华，也呼唤传统文化的厚重。书法在其纯粹的艺术功能之外，还在美学涵养、道德教化以及文明复兴等方面，

具有独特的社会责任和民族文化担当。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书法艺术，在当前民族复兴的大时代中，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中华文化的文

化类型不可胜数，仅凭中国书法就完全可以将一个城市装点得古色古香，装点得浓浓中国味。这不仅是中国

元素的美感，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与传播。每一种文明，深处都蕴含着极其深刻的哲学体系，也都有着具

备核心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载体。而书法，即是中华核心文化符号之一。

书法，墨气如剑势如虹

书法艺术是丁嘉耕8小时以外的必修课，工作再忙，始终不影响他对书法艺术的追求。相反，他认真地

对笔者说，书法艺术对他的工作有着极大的帮助。因为各种文化艺术都是同根共乳的，优秀的艺术家都需具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深的个性艺术修养。它们的根扎在一起，从源远流长的文化渊源中汲取共同的文化

精乳；它们枝繁叶茂，张扬着各种艺术的特征和个性。因为研习书法，所以必须广泛涉猎、通览古今、兼收并

蓄，由书法而学习研究文学、哲学、美学、史学等学问。这些学问有的直接作用、有的间接作用于所从事的工

作。同时，学习书法需要淡泊，需要培养过人的毅力，培养“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心态，这与为人做事的准则都

是相通的。

作为军旅书法家，丁嘉耕特别认同的一点是书法通兵法，书法上的很多哲理与兵法运用如出一辙。中国

历史上，有不少军旅书家、诗人，比如岳飞、辛弃疾等，大都以大江东去、雄浑豪阔的文风书意见长，成为我国

军事文化的典范。所以，书法于工作、人生、修养都是绝对有益的高雅艺术，其实应当成为人生必修课。

工作之余，丁嘉耕泼墨书案、挥写文章，基本上出于这样的一种理解：那就是在文化的沉浸中涵养胸中浩

然之气，蕴蓄一种传统而现代的文武之道。他总在想，作书与作文，应该成为一种相伴终生的思维方式和行

为外化，而并不一定作为职业。他的书法中、文章里，投射和倾洒着作为军人的风骨和意趣，传达着对博大开

阔、沉雄广放与宁静自适、淡泊潇洒，一武一文两种美学相得益彰的追求。

豪情执笔，丁嘉耕说，《尉缭子·兵令》中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这是非常深刻

的认识。一支军队必胜的斗志源泉何在？一个军人不死的意志源泉何在？可以说，真正的魂，深蕴在一支军

队的文化之中。而书法和文章，是这种精神血脉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我们都读过岳飞的《满江红》，也见过

他气势如虹的手书，那字里行间传递的精神气质和豪迈心怀，有着穿透时空、穿越历史的力量，跨越千年而依

然荡气回肠。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就是军事文化的魂魄与魅力。

书法，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十年寂寞任磨洗，一纸惊人书翰香。谈及对书法艺术的理解，丁嘉耕对笔者说得最多的就是庄子的一句

话——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高妙的书法境界，不论是“骏马朔风漠北”风雨如磐的壮丽，还是“杏花春

雨江南”烟桥柳溪的柔美；不论是“醉里挑灯看剑”的豪放，还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约，在最高的艺术准则

上都殊途同归于“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

书法功夫，在朝思暮想、洗濯磨淬、日积月累。回顾30余年的学书历程，丁嘉耕表示，我没有抄过一寸近

路，下的是笨功夫、真功夫、实功夫、苦功夫。所谓“取法臻乎上，驰毫雅且新”，正是千锤百炼而来。书法功

夫，又如古人所言“功夫在诗外”。首先，须得读破万卷书。经年累月读书求索，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所有艺术

植根的大地厚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教育我们如何从

内心敬畏字纸、学以致用。其次，须得踏破万里路。见多识广，方可涵养胸中浩然之气。心中自有江山无限，

方能笔下锦绣万千。不经过这样的历练，怎能通透心有所悟，更不可能落笔烟云，也就永远不可能抵达“大

象、大学、大气、大我”之境界。

说到当前中国书法的发展，丁嘉耕的评价是春色满园、花团锦簇。但无论何时，在去伪存真、抱朴守拙中

坚守艺术阵地，在仰望崇高、拒绝媚俗中坚守精神高地，都应是书家不变的心传，都应是书界永远的香火。

书法是心灵的窗口，是心灵的观照，那连绵不断的线条是书法家心灵的轨迹。1976年2月，丁嘉耕的导

师沙孟海先生对他说：“书为心画，心灵不美怎么能写出美的字来？”所以，沙老给他上的第一课就是“写好字

首先要做好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字如其人之说。柳公权有著名的“心正则笔正”之说。明末清初书法大家傅山也说，

作字先做人，假如人格不高，字格就媚俗。我们翻开中国书法史册，别的暂且不论，仅就宋代四大家来说，无

论是苏（轼）字的天真自在，还是黄（庭坚）字的纵横奇崛；无论是米（芾）字的跌宕多姿，还是蔡（襄）字的温厚

敦实，都与他们的人品和性格有着惊人的巧适，这更加诠释了“字如其人”之说。

所以，丁嘉耕动情地说，耐住寂寞写自己的字吧，研究一辈子书法，如果历史能宽容大度地给你留下一幅

字，甚至一个字，就胜过一百次展览，对己对人都很负责，今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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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而

我对《红楼梦》的喜爱，用“痴迷”来形容也不为过，尤其喜

欢书中的诗词曲赋，不仅熟读成诵，还经常因其中引用或

化用了古人诗句而又去找原诗来读。于是，因为晴雯判

词中的一句“霁月难逢，彩云易散”，我就又读了白居易的

《简简吟》，又因白诗中那句“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

琉璃脆，”而对“琉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古代琉璃产量很小，所以异常珍贵，最著名当数周代

的“随侯之珠”。传说，有一年秋天，随侯出巡封地的时

候，路上遇见一条受伤的大蛇，生命垂危，奄奄一息，随侯

立即命人给它敷药疗伤，伤口痊愈后，随侯又让人把它放

归野外。没想到第二年秋天，大蛇竟然化作一个少年，到

随侯府上送给他一颗宝珠以报救命之恩。传说当然不能

当真，从对随侯墓的考古发掘可知，所谓的随侯之珠就是

古琉璃珠，虽然不是传说中的宝珠，但在当时亦可谓价值

连城，《淮南子·览冥训》中更是把它与著名的和氏璧相提

并论：“譬如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

因其珍贵，所以古代的文人墨客都非常喜爱琉璃，仅

仅唐代，保留下来的有关琉璃的诗就有几十首，我最喜欢

的是韦应物那首《咏琉璃》：

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玉。

象筵看不见，堪将对玉人。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韦应物所描写的琉璃已经达到

了晶莹剔透、毫无杂质的程度。

宋代郑獬的《觥记注》中有一段苏轼收藏琉璃杯的记

载：“苏东坡有药玉盏，又有荷叶杯，工制美妙。”不知道东

坡丙辰中秋，欢饮达旦，把酒问天的时候，举的是不是那

一个药玉盏，这里所说的药玉就是琉璃。遗憾的是，“彩

云易散琉璃脆”也如“月有阴晴圆缺”一样“此事古难全”。

玻璃一词大约是在宋代出现的，《武林旧事·卷二·赏

花》中就有关于玻璃的记载：“堂内左右各列三层，雕花彩

槛，护以彩色牡丹画衣，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

窑等瓶……”

到了清代，玻璃就用得多了起来，但是玻璃制品仍然

非常贵重，《红楼梦》第六回里就有一个贾蓉向凤姐借玻

璃炕屏的情节：

贾蓉笑道：“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说上回老舅太

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借了略

摆一摆就送过来。”

凤姐道：“要碰一点儿，你可仔细你的皮！”

豪富如宁国府，来了要紧的客人，还要到荣国府借玻

璃炕屏装点门面，可见当时玻璃制品的贵重。虽然早就

知道了玻璃与琉璃的同与不同，但是每次重读《红楼梦》

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却不是王熙凤的“玻璃炕屏”，而是

白居易的“琉璃脆”，我总觉得“琉璃”比“玻璃”更有意蕴。

一直无缘得见珍贵的古琉璃。好在，一次偶然的机

会，看到了现代“琉璃”，也算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

那一天，当我走进小镇上那家玻璃厂的时候，我的心

头为之一震，没想到他们制作的竟然是线条朴拙但造型

唯美的玻璃工艺品，就其形态、质地、色泽、用途来看，在

我心中已经非常接近琉璃。看着一座座古朴的火炉，一

个个忙忙碌碌的身影，一件件流光溢彩的玻璃工艺品，我

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古代的琉璃作坊，这里每一个

衣着简朴的玻璃师傅都是独具匠心的艺术大师，同样一

炉红通通的炉火，同样一根长长的铁管，同样一块块煅烧

得柔软的坯料，这些艺术大师们制作出来的“作品”却各

不相同，就像面对同样一片海，同样一座山，同样一片云

天，不同的诗人所写出的诗也各不相同。这里的每一件

作品都是一首诗，都融入了艺术大师们的胸中之“意”，或

欣喜，或忧伤，或豁达，或惆怅，或感动，或迷惘……这些

加密了的“意”会随着一件件作品辗转流传，总会有那么

一个时刻，总会有那么一个人，看了其中的某一件作品之

后，会心一笑，就像偶然间读懂了一首诗，听懂了一阕曲，

看懂了一幅画之后的会心一笑，笑过之后，他的内心也会

变得如琉璃一般清明澄澈、纤尘不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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